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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青年作家整体亮相

“文坛新浙军”令人瞩目

身处这个快速运转的消费时代，文学这项“慢热”
的事业更需要作家们潜心下来，耐得住寂寞，甚至做好
长期“坐冷板凳”的心理准备。然而，在写作这条个人
的道路上，我们看到，不少作家因为长期埋头耕耘，
得不到应有的关注，逐渐失去了创作激情，有的甚至
还放弃了写作。这样的现象在当下屡见不鲜。尽管作
家并不是明星，无须各种花样的“表演秀”，但作家
也需要有“目光”注视，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希望有更
多的人去阅读。为了给青年作家创造良好的“文学生
态”，从2012年开始，根据浙江省委宣传部的部署，浙
江省作协拟订了青年作家人才培养“新荷计划”，针
对青年作家设置了多项措施进行扶持。2013 年，浙
江省作协建立了“青年作家人才库”，首批入选 106
位作家，平均年龄37岁，最小的22岁。可以说，“新
荷小辑”是“青年作家人才库”中35岁以下的作家的
一次集体亮相：收入了 21 位青年作家的新作和代表

作，其中，年纪最轻的作家为1991年出生。
回望20世纪前半叶，浙江作家占据中国现代文学

“半壁江山”，形成了令人瞩目的“浙江潮”现象，鲁迅、
茅盾、夏衍、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等浙江文学
的代表性人物，创作了一批里程碑式的优秀作品，形成
了各具特色的审美趣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学
创作。这些大家们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在年轻时创作的。

敢于尝试、探索创新的风气，一贯是浙江作家的优良传
统。此卷“新荷小辑”里收录的青年作家作品，风格各
异，文风活泼不拘一格，形式上不乏大胆创新，不少作
品更显露出对传统的挑战甚至反叛精神，充分体现了
青年人的活力和锋芒。在内容上，既有对日常生活的精
微表达，又有对人性深处的独立思考；既有对现实社会
的客观呈现，又有对乌托邦世界的奇思妙想……这些
都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们小荷已露尖尖角，他们的创
作态势让我们对浙江文学的传承充满了希望。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
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
真诚地期盼与祝愿：所有将写作视为梦想的文学青
年，珍惜好时代，写作趁年华，在自己的逐梦之路上走
得更久、更远！

（作者系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写作趁年华
□臧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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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江南》杂志上看到“新荷小辑”特刊，特别
感慨。我读过很多浙江作家的作品，但“新荷小辑”
里选的作家和作品，我几乎都是陌生的。在阅读
时，我读到1986年出生的青年诗人叶琛的组诗，其
中一首叫《热爱所有的陌生》，我觉得这个标题用来
描述我面对“文学新浙军”时的心情还是挺贴切的。

从去年开始我就从每期的“浙江作协信息”上
了解到“新荷计划”的进展。突出的感觉是，浙江
省作协在历年人才培养计划的基础上又加大了步
伐，增加了力度，在结构文学创作梯队、培养文学新
生力量、凝聚文学后备人才、打造“文学新浙军”上
的组织工作更精细、更实际、更具操作性了。同时，
浙江省作协相关业务部门在这项文学工程中的执
行力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从今年初开始，浙江省
作协就启动筹建“青年作家人才库”，一百多位具有
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涵盖其中，这其中“70 后”、

“80 后”作家一定占绝大多数，他们是逐步走向成
熟的一批文学人才。他们的创作涉及小说、诗歌、
散文、儿童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领域，虽然
我不一定认识他们，但一些作家的作品我从刊物上
读到过，也从网上搜到过。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已经
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已经得到更多媒体的传播。另
外，“新荷计划”青年作家研修班以及 10 位具备创
作实力的青年作家，与目前在全国活跃的、密切关
注当下创作的 10 位评论家“一对一”辅导结对活
动，以及青年文库、青年文学之星等工作的开展在
文学界也产生了良好的效应。

我还注意到，“新荷小辑”选登的21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其中年纪最
轻的作家是 1991年出生的顾文艳。她那篇《唤笑记》以一个高中漂亮女
学霸的“笑颜”为主线，讲述她从不笑不开口，到突然不会笑，经历了从众
星捧月到备受冷落的人际关系的变化，以及内心的挣扎与煎熬，最后，
她终于心灵开窍、顿开笑颜的过程。顾文艳透过她观察的那张“笑
脸”，挖掘青少年在成长期间人心和人性的变异。这篇小说有顾文艳从
生活中细致的观察和体验，也有文学的想象，她能把观察和想象融为一
体描述出来，而且把内心活动表述得准确真实，说明她的文学感觉异常
灵敏。读她的这部作品时，我能联想到自己青春年少时对一些人和事的
态度，挺亲切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的人也特别敏感，也爱好文学，只是他们不能
把这种感受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而顾文艳的潜力就在于她能在这么
年轻的时候就不仅仅能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同时也关注和表述别人的感
受，而且不断地感受不断地表达。这大概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一个可
能成为大作家的写作者的区别所在吧。“文学作品是用来让人快乐的，所
以我的小说是那种轻松但又有价值的”。这是我在顾文艳的一篇访谈里
看到的话，就我这样的读者而言，倒是蛮喜欢这样的文学“价值观”。因为
我相信，一个有这样写作初衷的作家也一定是个达观快乐的人。我还看
到顾文艳早期一部小说《打个饱嗝真舒服》，看了这个题目我就忍俊不
禁。想到自己像她那个年纪，饱餐一顿后，不止一次地、心满意足地对我
的同学同事说“吃撑的感觉真爽啊”。还想到了老诗人姚振函的那首《在
平原吆喝一声很幸福》的诗歌。我们是三代人，年纪相差三五十岁，我们
经历了不同的时代，我们的出身背景、生存状态迥异，我们的写作环境和
写作方式都截然不同，但一点点简单的快乐却让我们的感受那么相像。
我想说的是，无论经历了多少年代，无论人的年龄差距有多大，无论高低
贵贱，人对爱恨情仇、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是一样的。作家的社会功能就在
于他们能用文字表达、描述这种人类亘古不变的共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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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的意义和价值自不待言，这些年
轻的作家在今天还坚持中短篇小说，本身
就非常值得我们肯定。

这个专辑里收了雷默的两篇小说。我
觉得《气味》是一篇非常典型的短篇小说，
是一篇把世俗的生活场景和戏剧性的场面
或者是情调能够融合起来的小说。这篇小
说描述了个小伙子如何去接近陌生女孩的
故事，这里面还提到了其他人的生活，包括
警察的生活都牵进去了，这些情节的设置
都非常有意思。而且在相识过程当中又引
出了另外一个层面的生活，那就是拆迁。从
香水过渡到拆迁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看
上去简单，但效果非常好，而且在叙述中非
常讲究。在这篇小说里，女性的态度、言谈，
以及她们的姿态都非常重要，但小说在叙
述过程中，始终以两个男性的正面为基本
形态，通过这样两个男性的叙事视角来看
待女性，非常有意思。

另外一篇《殿堂里灯火通明》，是写一
个家庭故事，一种不太稳定的家庭关系。这
类小说其实在短篇小说里是非常常见的，
但要叙述得好还真是不容易。我觉得这个
小说做到了。他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或者
他自己想体现的效果都表达出来了，即在
家庭里面，爱与恨到底是怎样一种互相制
约、互相牵制、互相制衡的关系，一种对爱
的怀疑和确认。小说中有很多具有一定紧
张度的场面，雷默比较好地进行了掌握和
叙述。

当然，他的小说也能够看出一些细节
方面的明显瑕疵。比如《气味》里面，那个小
伙正想会被同事发现的时候，突然有一辆
小轿车开了过来，然后玻璃窗摇下来，发现
是自己单位的领导，跟他打了一声招呼问
他去不去上班。这虽然起到了内心紧张的
作用，但这个人物就出现了这么一下，跟小
说没有什么关系。作为一个精致的短篇小
说，这种瑕疵是不应该出现的。

草白的短篇《木器》写得非常好，整个
小说布满了爷爷和奶奶每天关注死亡问题
的讨论，这种讨论一方面是关于死亡的恐
惧，另一方面是对死亡的一种无所谓，同时
又是互相戏谑、对死亡消解的过程。这个小
说里面最突出的一个意象就是“木器”，这
个木器其实是爷爷生命的最后一个升华，

他爷爷曾经用木器做过一个小船，但是这
个小船被家人丢弃了。到了 100 岁的时候，
爷爷每天躺在床上，其实不是无法忍受将
死，是无法忍受活的百无聊赖，他最后将小
船改做成了一副棺材。小说结尾就是爷爷
躺在这个棺材里面再也没有出来，是生是
死没有说，这是非常巧妙的一个想法。

但这个小说我有一点想跟草白讨论
的，就是当我们强调爷爷垂死状态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卧床不起或者神智不清的
人，但当提到他跟奶奶吵架或者自己要制
造木器的时候，又没有让人感受到他是百
岁老人的状态，所以这两种状态还需要再
进一步趋于合理化。另外，小说结尾是这个
木器变成一副棺材，我当时看了第一段就
想到这个结局。短篇小说在于一种期待，在
于一种价值和道德追寻过程当中，既要和
读者期待相吻合，又不能与读者的猜测太
过吻合。这可能跟写作技巧的掌握有很大
关系。

草白另一篇小说《年年有余》，也是写
一个家庭故事，是关于爱和恨的转移的话
题。这个小说里边制造的是一种不安宁的
气氛，因为小说一开始就说他们家所有人
都想让他哥哥出事，而且出大事，就知道他
这个哥哥在家里面是一个非常不安定的因
素，下面讲的故事都与这一点有关。这个
小说叙述上非常细腻，充分体现了作者的
创作能力。但我觉得全家人，包括父母、
奶奶和“我”本人，都希望哥哥出大事，
就像把一根钉子从家里拔走一样，其实是
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悬念，最后这个悬念能
否成立，是这个小说所要做的很重要的功
课。我感觉草白设置这个悬念还不够充
分，写得还不够狠，没有彻底想好如何处
理哥哥这个角色，对哥哥状态的把握不是
很好，所以到最后，他哥哥到底是好是
坏，就跟上一篇爷爷的是生是死一样，有
点模糊化。《木器》说不知生死是不愿意写
生死，或者不愿意直接写生死，让精神层面
的东西能够更多的挥发出来，让小说的意
味体现出来。但《年年有余》这么处理的话，
就跟开头所设置的悬念产生了一定的距
离，这样就会在小说感受方面有一点点弱。
同时这个小说少了一点高潮，也没有突变
和转折。

世俗生活里的精神涌动
□阎晶明

在全国任何一个其他省份，很难找到像浙江实力这么强、
阵容这么整齐、结构这么合理的一个创作团队，不仅是小说，
散文、诗歌、评论都很有成就，是整体生机都很好的一个省份。

张忌是我熟悉的作家，上世纪 90年代的时候，艾伟就曾
经向我推荐过张忌，那时候我就对张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
两三年张忌写得少了一点，今年又开始来劲了，在《人民文学》
杂志也刚发表过一篇小说。张忌小说叙述非常成熟，慢慢悠悠
把一个个人物性格最后都写到充分的程度。像《搭子》这篇小
说，写到了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张忌的写作不是用非
常狂躁的节奏来推进小说，而是非常平静，里面又别有慧心，
给人感觉这个作家既聪明又耐得住性子，人物性格都很鲜明。
这个小说中，亚飞的烦恼和对小美的担忧是一个基本的故事，
但通过这个故事带出了一群朋友或者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
物。写的肯定不是人杰的故事，但又绝对不是人渣的故事，归
根结底是写人的故事。

另一篇小说《宁宁》，是写一个渴望尊严的女技师的故事，
这个尊严并不是通俗意义上我们所说的而是真爱的尊严。比
如在风月场里的人，她是很难对一个类似于嫖客这样的人动
情的，可偏偏写了她对这样一个男人动了情。有一个细节非常
动人，和一般我们看到的风月小说不一样，看了那个细节之
后，感觉张忌写了类似于鲁迅的《准风月谈》，写了一个准风月
小说。这个细节是这样的：男人眼睛里进东西了，女主人公告

诉他不要揉，接着她问了男人一句：你嫌我脏吗？男人有点惊讶，摇了摇头，然后她
凑近他的脸，伸出舌头迅速舔了他的眼睛。男人愣在那里睁大眼睛，睫毛湿润，似乎
受到了惊吓，她就问他好些了吗？他答了一句“嗯”，笑了。他知道这个场景会在今后
很长时间里坚固地留在他的记忆里。这是小说里非常关键的一个细节，这样的动作
出现，一个是说明女主人公很聪明，但进一步说明她确实把对面这个人当做人来
看，而不是当做一个嫖客。还有，这里问到“你嫌我脏吗？”这句话，突破了这个行业
里的内心禁忌，但张忌就想通过禁忌之上把这个人物写出来。此外，有很多细致的
内容，包括场景转换等等，像张忌这么技术娴熟的作家处理得非常娴熟，具备了一
个好小说家的素质。

在我看到的“70后”和“80初”的作家群里面，张忌是非常突出的，是特别会叙
述的一个作家。

张忌小说里面有很多日常的场景描写，包括化妆、交费、约会这样的故事，我很
佩服张忌怎么能写得这么细腻。一个作家，他得体贴了、体恤了女主人公才能够写
得这么细腻。从张忌的写作中，我感受到，一个作家不妨锤炼锤炼自己，写自己熟悉
的东西固然很容易，但一个跟自身差距很大的人物能不能写？一个好的作家无论写
恶棍还是流氓，写底层或者高层的人，首先得把心交过去，要完完全全贴着人物走
才能写出来。张忌在这方面完成得非常好。

顾文艳是一个1991年出生的留学生，《唤笑记》确实把我吓了一跳，我觉得这
个小作家真是一个才女。整个小说的题目和要讲的这个故事，是很难得见的一种既
有现实感同时又在现实之上的感觉，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读吴玄的《玄白》就有
这样的感受，写得非常实，但最后你发现他写的并不是这件事，尽管所有笔墨都用
在这件事上。《唤笑记》刻画了廖弈婷这个人物，从笑容赢得一切，所有的光环都在
她身上，于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羡慕嫉妒恨。笑容在这个小说里被无限放大，充分
发挥了一种文学的想象能力。小说虚构了算命先生以及学校的生活之间产生的联
系，事实上不仅是写一个校园，而是写人的群体，这种群体的概括力和象征力，在现
代文学初期的时候鲁迅他们就是这么做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国际视域的小说。这
本专辑里她还有一篇短的散文，叫《群人》。她探索了散文陌生的文体，这类散文过
去就有，它不给你说是什么，而是指一些即时的场景，可能会把不相干的东西加进
来，她写的是“群人”而不叫“人群”，事实上是写情感和心绪的复杂性。这个《群人》
的文笔比小说还好，这种很短的散文，就像过去30年代梁遇春等作家们擅长的文
笔，显示了顾文艳非常突出的一种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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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新荷计划”给了我一个很
好的机会，让我集中阅读了浙江青年
作家的作品。浙江在做一件非常好的
事情，非常有功的事情，为年轻作家
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关注
年轻人就是关注文学的明天。

小说部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首先说一下张忌，我没有想到他是
1979 年的，我觉得他叙事的成熟提早
了十几年，他跟“60 后”作家都有得
一拼。张忌的叙事非常细腻，而且他
的转换、腾挪，小说技术性的问题处
理非常到位，他让小说有了一种弹
性。我认为张忌是继艾伟之后从宁波
走出来的又一位优秀的小说家。

雷默的两篇小说都不错。雷默善于
捕捉生活中一些另类的视角、另类的题
材。两篇小说都存在一个问题，前面所
有的铺垫都不足以引出最后的结尾，转
换不够。

关于朱个，我觉得有两个特点，一

是很善于在短篇里面暴露人生大的东
西，二是对男女情感微妙的一些地方也
能够通过小说展示出来，对存在的怀
疑、对心灵的表现都非常到位。

草白的《木器》这篇小说我比较喜
欢，通篇非常流畅、华丽，小说语言非常
好，她在这批年轻人中是比较突出的。

我重点讲一下“90 后”作家蒋嘉骅
的长篇小说《斋冷》。这个小说给了我很
大的惊奇，难以想象这么一个体量、这
么一个形态的小说，是出自于一个23岁
的作者。虽然蒋嘉骅自己将小说归类为

推理小说，其实这个小说不仅仅在于推
理，更有它的丰富性。比方说，它的容量
本身就很丰富，有非常丰富的历史知
识，既有推理的因素，也有武侠小说的
一些元素，所以是知识性、趣味性、可读
性都融为一体的写作。浙江本身就是类
型小说的大省，有一批类型小说作家，
但是这个23岁的年轻人，他的小说里面
历史的知识、材料那么丰富，说明他做
了很好的功课，包括对武侠、幻影术等
等，都很有研究。

除了小说体量方面具有丰富性之

外，我更看重他小说里的幻想性元
素。整个案子是源于一次江湖上的传
说，是五个人物的换心术。这是蒋嘉
骅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因为这种元
素让整个小说有一种腾飞的感觉，区
别于一般的类型小说。另外，整个小
说的叙事是多视角的，不是第一人称
的叙事。这个值得商榷，好处是每个
人心理情感都能够兼顾到，但坏处是
阅读的时候会带来阅读的疲劳，因为
老是在换视角，还没有搞清楚是谁，
视角就换了，这个需要商榷。我认
为，在这么一个长篇里面，转换视角
不易超过三次，如果多了，整个结构
上就容易出现问题。

对于蒋嘉骅，我提两点意见：一
个是人文的追求，所有的类型小说里
面，要有人文的追求才能走远；第二
个是人物的对话，写的是明朝的人
物，但我读下来都是当代人的感受，
有脱离之感。

简儿和沈晔冰这两位青年女作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都是善感、唯美的；
第二，在她们的写作里面，都呈现出浓郁的女性气质，以及对于人生周遭的感性讲
述，每一篇都充满着女性的悲情；第三，两位女作家都是素描高手，作品都极具画面
感。

简儿的散文基本上都是一些及物的、灵性的散文，以善感的慧心，以淡雅简
洁的文字和事物，以情入文，甚至用光和影这种巧妙来捕捉人生时光，比如说人
生的各种美妙的情境，尤其是生活细节，像器皿比如瓦罐，像节气比如清明节、
端午节等等。实际上所有物件是写人和物的关系，笔还是落在写人，尤其是女人
的心思。我个人比较喜欢她写的《邮局》。《邮局》这一组有四个角度：邮局、油
菜花、教堂、爱侣，勾勒了四个隐约的生活细节，以及生活中的小故事，写得非
常灵动、真切，甚至还包括了一点点生活的皱纹，很用心。在写作上体现的风
格，简儿基本上善于从小切口来入文，从非常细微的一件事、一个物中挖掘出人
生百态、时代的变化以及人性，有一种比较真诚的写实的精神，尤其是擅长用一
些细节来触及她自己的真性情。另外，刚才提到了文化背景问题，她有比较浓郁
的古典诗词的韵味以及民俗的韵味。

简儿善于用文字去创造一幅幅画面，画面感很强，描摹一个个细节，像一幅幅
古朴的、线条简洁的、韵味丰富的简易画，里面的意境是淡淡的、清远的，蕴含着人
性的温暖和善意。当然了，也有一些曲笔，比如说《荒村记》中，有一些象征意义，描
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荒村。其实我觉得她是写梦境，也许是她的桃花源，也许是她
的理想国，她觉得这是一条她永远走不到尽头的小路，一直要走下去，要在荒村里
面学会模仿。我就在想：如果她学会了模仿，她又是一个及物的散文家。她总是写
幸福的女儿态、幸福的人生，包括里面淡淡的、一丁点的忧伤。但这个及物是不是
应该触及到生活的深处？简儿是否要思考一下审美的深度？因为生活的深处写了
永远的女儿态，不会有永远年轻的女人，也不会有永远受宠的妻子，小镇里面也不
会永远有伤痛的人们。那么这种伤痛，生活深处的伤痛我觉得是简儿将要面临的，
也就是要使审美拓展到生活的深处，然后再加上淡雅、沉静的陈述，我想她的写作
也许才更有艺术的张力。

沈晔冰的诗歌，我读了差不多20首，有我很喜欢的，也有不太喜欢的。可以说
她是一个对美、对善的歌唱者，她写了这么多献给母亲的诗、献给秋天的诗、献给青
春年华的诗，还有一些写运河、写相思的诗。有一点我蛮感动，她确实在身心游走，
她的身心和生活是水乳交融的，穿透了自己人生的疼痛和欢心，也有对自我的追问
和对命运的思考。

她的作品画面感很强。尤其是诗歌，用她的话说，觉得自己一直亭亭玉立地站
在她的诗和画的落款处。

沈晔冰也写了一些微散文，这些微散文充满着命运的宿命感，写一个小女孩昏
迷了30天，当医生宣判她不行以后，在让家里面做后事的最后一秒钟，病人醒了，
母亲在惊喜中晕倒，其实她母亲是累倒的。可以说她的微散文向善、向美，也有艺
术空白，特别是在结尾，最后一分钟写满了运气与宿命感偶合的因素。也有几首不
是我很喜欢的，比如写给《一生守候的母亲》《走过梧桐的我们》，这里面用了散文化
的语言，就是用大家公共的话语，我很想听到沈晔冰自己的，既是大家的心声又属
于她个人的诗句，也就是刚才商震说到的个人化的表述。在诗歌里面，寻找个人诗
句是很重要的。

女性的唯美与悲情
□张燕玲

关注文学的明天
□程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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